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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這幾個嬉皮我都不熟，那兩個女孩從來沒見過，他們工作的態度，很令我感動，人人都說嬉皮好吃懶做，我眼見他們在雨中

「救水」，那種執著和認真，一般人就不見得做得到。最可貴的，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防止雨水滲到樓下那些素不相識的人家房內。

　　顯然他們都累極了，一個個彼此緊緊地依偎著取暖，沙爾索嘆了口氣，說：「雞殺死！我們巴西人就是比不上你們中國人，早

想到這個辦法，就不必吃那麼多苦，現在還可以抽抽大麻！」

　　「這裡面不怕雨，可以抽呀！」我說。

　　「雞殺死！現在抽什麼？煮來喫還差不多。」他在牆角的衣服堆中取出一個布口袋，裡面圓鼓鼓的，一捏就滴水。

　　「你不是說烤乾了嗎？」我問道。

　　「沒有呀，尼奧的書太多，把我的乾報紙都燒光了。」

　　「沒關係，我來烤。」

　　「雞殺死！這麼濕，怎麼烤得乾？」沙爾索不信。

　　「記得上次煮紅豆吧？你連紅豆都煮乾了哩！」

　　沙爾索難為情的笑了，他抓抓頭皮說：「嘿嘿！那是碰運氣呀！哪能天天有好運？」

　　所幸煤油爐放在櫃子裡沒有被水波及，我點燃了煤油爐，把泥一般的大麻漿放在一個鋁鍋炒著。不一會兒就焦了，那股辛辣的

氣息充塞在這個低矮而濕悶的帳蓬裡。眼皮開始沉重起來，我彷彿到了水晶宮，面前還有兩條美豔的人魚。

　　如同煉丹的道士，八卦爐中燃著三昧真火，九轉大還丹漸漸地成形。一縷青煙裊裊昇起，妖魔鬼怪一一飛天亂舞。沙爾索一顆

黑漆漆的頭顱浸在炒鍋上，拼命地吸著，每個人都伸直了腰，把肺脹得滿滿的。

　　據分析，這場數十年難見的暴雨，是因為大氣層受到污染，自然界失去了平衡。近幾年來，全世界許多地方的氣候都反常，而

且變化一年比一年加劇。

　　有則寓言說：

　　上帝為了使人類不致於難以回頭，決定給人一點點只有在天國才擁有的能力，那就是記憶力。

　　上帝考量了一會，決定給人類七天的記憶力。

　　聖彼得說：「主啊！七天太長了吧，您創造宇宙也得七天。」

　　「唉！你有所不知，因為人有原罪，由原罪又衍生出無數的罪孽，其中一項，就是越來越急燥。急燥的結果，會把時間催得越

來越快。以後的七天，只夠可憐的人類由星期一記起，剛好趕得上星期天彌撒時的告誡！」

　　「主啊！請發發慈悲吧！那不是太短了嗎？」

　　「唉！你又有所不知了，到了那一天，他們已經很少上教堂了。」

　　「主啊！那您給他們記憶力做什麼呢？」

　　「不是給他們用的，因為他們一見到光，就開始瞎忙。我是給他們的『良知』在晚上反省的，一連反省七天！」

　　可惜上帝太忙了，忘了魔鬼也有神通。當浮士德決定將靈魂出賣給魔鬼時，歌德忘了提一件事，那就是浮士德嫌「良知」討

厭，一股腦兒都捐給魔鬼了。

　　寓言當然不是事實，但是人類記憶力之不足卻無法加以否認。人人在口中掛著，要誠懇待人，但一見到利害攸關，誠信就拋到

腦後了。人人都知道地球只有一個，可是污穢的廢物，到處傾倒。有限的資源，恣意浪費。數百年間，便把一個蔥綠而滿被生命的

地表，破壞得只剩下一塊一塊方方正正的建築，以及爬行於其中的無數人類子孫。

　　人類為什麼要這樣做呢？正如寓言所說，人類記憶力不足，不知道汲取過去的慘痛經驗，只顧當前的利益，而且無所不用其

極。更不幸的，是人類良知泯滅，所作所為絕不替他人考慮。以致於人人為己，處處循私，反倒美其名為自由、進步、繁榮。

　　上帝呢？這原是祂精妙的設計，人類滅亡了，自然會創造一些其他的生命來補充。魔鬼則在偷笑，每次在上帝手下，它總會賺

到一些外快。可憐的是地球上的人類，沾沾自喜地出沒在一個個的方盒子中，與大自然完全斷絕了關係。

　　在中國傳統觀念中，人世是靈魂淨化的道場。人死之後，要受閻王爺的審判，以決定是升格為仙佛，或是下次投胎的身份。為

了要維持公平，回到人間來接受考驗的人，必得在奈何橋上喝下一碗迷魂湯。人喝了這碗湯，就把過去的記憶忘得乾乾淨淨，以致

於在現實人生中，一切都得從頭來過。

　　孰知人喪失了記憶後，連這個生生世世都要再來的老家，都當作了不再光顧的旅館。因此一代一代下來，人世就像一個溫泉浴

池一般。人們來到這裡，把污垢洗滌乾淨。人走了，卻在地球上留下一大灘廢料。

　　一定是自由、人權的口號，喚醒了不甘為人作賤的地球。她開始反抗了，狂風是她的哀嚎，暴雨是她的悲泣，火山、地震是她

搥胸頓足的怒氣。人類如果再不悔悟，今後恐怕只有任由洪水泛濫到山巔，萬里黃沙鋪大地了。

　　前述的寓言中，並沒有提到生於這個時代，在物質文明下反思的青年。他們嚮往東方「人本位」的宇宙觀，希望在西方文明的

廢墟中，建立起諧和、中庸的人生哲學，揚棄奢侈的物質享受，提倡理性的社會秩序。

　　然而，他們不是專家學者，不是操縱輿論及社會的政客或資本家，他們只是一些覺悟了的普通人。在沒有力量的支援上，只憑

忍耐及信念，消極地反抗，用不為社會所容許的方式，來追求個人的解脫。

　　他們自稱為嬉皮，他們所代表的，不僅是時代的反動，也是人類文明的反省。因為這個社會的病態，已經到了令人性難以承受

的地步。再不整頓治療，未來的禍害，將不祗是一部份人的不能適應，而是全人類都將無法生存。

　　當我乘著大麻的翅膀，還在雲端為今人擔憂時，忽然傳來沙爾索的笑聲：「雞殺死！白比你在幹嘛？國慶日還早著呢！」

　　我聞到一股燒雞毛的氣味，睜眼一看，面前一片火光。原來是白比在爐子前吸煙，他的長髮卻被爐火燒著了！我連忙撲身上

去，卻跟沙爾索撞成一堆。

　　幾個人七手八腳的滅火，火是撲滅了，白比的頭髮也燒了一大綹。也好，剪髮也免了，他們一點也不在意，幾個人嘻嘻哈哈地

笑成一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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